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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



日本



現在正是日本文祿四年八月二日，在京都大阪的街道上，萬人空巷，人山人海，一列牛車組成的隊伍正在議論紛紛的人群中緩慢地穿行。



「又要殺人了啊！」



「這不是關白府上的夫人們嗎？」



「噓！小聲點，秀次公已經不是關白了，太閣宣佈他是叛賊，已經勒令他切腹了！」



「不要大聲說話！你這賤民還要腦袋不要？」



———— ———— ————



人群嗡嗡的聲音對車隊沒有任何影響，車隊在一片肅殺的氛圍中慢慢前進著，牛車上滿是穿著素白色孝服的女人，她們大多數都默默地低著頭，只在幾輛車上傳出一兩聲孩子的嬌聲，以及細不可聞的抽泣。



這悲慘的一幕都根源於一個多月前的宮廷鬥爭。



前日本關白豐臣秀次，是日本實際統治者、「太閣」豐臣秀吉的養子。



秀次在秀吉麾下南征北討，為豐臣家結束戰國時代，統一日本立下汗馬功勞，深得秀吉的賞識和家臣、大名們的擁戴，被無子的秀吉立為繼承人。



可惜好景不長，近花甲之年的秀吉竟奇蹟般地得到一個兒子，大喜過望的秀吉很快暴露出改換繼承人的念頭。於是，太閣與關白之間的矛盾無可避免地激化了，自暴自棄的秀次變得花天酒地，粗魯殘暴，被冠上了「殺生關白」的惡名，最後被秀吉逮捕並自殺。



餘怒未消的太閣下了一道空前殘暴的命令，將秀次的妻妾子女一門39人全部判處死刑，押赴刑場斬首示眾！



秀次作為關白，妻妾大多是公卿和大名的妹妹和女兒。這些平常養尊處優的貴女們無一不是千里挑一的美女，如今卻要無辜地送上斷頭台。這淒慘的一幕，使圍觀的百姓也發出了嘆息和悲聲。



秀次子女，最小的不到1歲，天真的孩子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踏上黃泉之路，在母親的懷抱裡撒著嬌，讓觀者無不落淚。



第二台牛車上的3位貴女特別美麗，即使她們都低著頭，那高雅的氣質仍然那麼引人注目，刑車兩側用黑色大字寫著女犯們的姓氏：



斬犯女一之台 斬犯女伊滿御前 斬犯女阿宮御前



三名女死囚中，32歲的一之台是秀次的正室夫人，被稱為絕色美人的她是大臣菊亭晴季的女兒。她沉靜地跪坐在車裡，雙手合十，微閉著眼，口中輕輕地默念著佛經。



32歲正是美婦人最艷麗誘人的年紀，一件薄薄的白色壽衣，緊緊地包裹著豐滿的身體，如雲的黑色長髮被一條白綾簡單地束在腦後，高聳的胸部和修長的美頸顯得十分突出。



在她旁邊，是兩位尚帶稚氣的妙齡美少女，小一些的是阿宮御前，12歲，她是秀次最小的侍妾，也是一之台的女兒。



當秀次第一次見到母女二人，驚詫於她母親的美麗的同時，斷言小阿宮假以時日，一定也是出眾的大美女，於是將這母女花一併收入囊中，轟動了整個京城，想不到卻釀成了今天母女二人同赴法場受死的悲劇。



阿宮身材尚未長成，芊細柔弱的身體卻顯出別樣的驚人美態，她眉目之間依稀與母親相似，身上穿的白衣纏得緊緊地，幼小的身軀隨著車身的顛簸上下起伏著，她的秀髮仍然盤成少女的包頭，頭繩也是白色的絲帶，纖細的脖頸白嫩得幾乎與白色的壽衣一個顏色，越發顯得楚楚可憐。



她似乎也繼承了與母親同樣沉靜淡然的性格，低頭默誦著佛經，彷彿周圍的一切均與自己無關，這種冷靜自若的氣質大概正是秀次愛她們母女發狂的原因吧。



大一些的是伊滿御前，又被稱為駒姬，小名於伊萬，是著名大名最上義光的女兒。15歲的她顯示出與同車母女二人完全不同的美態，高挑修長的身軀，微隆卻不失豐滿的酥胸，在少女青澀的純潔中帶著一絲性感的挑逗；



一張小巧精緻的圓臉，顧盼多姿的大眼睛、兩道細細的柳眉，細巧高挺的鼻梁顯得無可挑剔，薄薄的紅唇時常翹起，露出嬌憨頑皮的神色，宜嗔宜喜。難怪秀次一見她的畫像就神魂顛倒，驚為天人，贊為「東國第一美女」，要求義光立刻送她上京完婚。



悲哀的是，旅途勞頓的駒姬剛到京都，秀次就已入獄，而可憐的少女稀里糊塗地被作為欽犯與秀次其餘的妻妾軟禁了一個多月，今天竟然被一併押往刑場！



在這悲劇的氣氛中，駒姬也失去了過往的活潑與笑容，她跪坐著，木然地看著前方，眼神空洞，習慣噘著的小嘴被牙齒緊緊地咬著，似乎還未從這場噩夢中醒來。左手無意識地撫弄著鬢角散亂的髮絲，右手隨意地放在膝蓋上，隨著車身的晃動而顫動。



究竟為什麼會落到這個下場呢？



在離家之前，倔強的駒姬曾經與父母大吵了一場。



「就這樣把我賣給連面也沒有見過的男人，這樣的爹爹，我決不原諒！」



「住口！作為武士的女兒，侍奉主公正是應盡的本分！難道這麼多年我都白教妳了？」



「阿駒啊，為娘也是這麼過來的——為娘也捨不得，這都是妳的命啊——」母親流淚了。



儘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一個人是抗拒不了幾百年的武家傳統的，駒姬最後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臨行前，母親把一串佛珠戴在她手腕上。



「好好服侍關白大人———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回眼望去，父親大人的眼角，似乎也帶著淚光，察覺到女兒的視線，他若無其事地扭過頭去。



這麼說來，父母大人是愛自己的吧，現在的他們，是不是已經焦急得快要瘋了呢？



駒姬又想起幾天前，自己和其他妻妾們被告知將被處死的消息時，女人們的反應是不同的。有的妻妾在秀次被軟禁的時候，已經準備剃度出家，這也是這個時代的傳統處理方式，結果聽到要自己也要被殺頭，頓時癱軟在地。



有的妻妾面無表情，「是嗎，知道了。」然後扭頭回到自己的房間，再也不出來。還有些妻妾竟然面露歡喜之色，彷彿解脫了一般。



自己在聽到死刑判決之後，整個人都懵了，被侍女扶回之後，在房間裡痛哭了一場，直到筋疲力盡。接下來就是恐懼，無論如何，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會在刑場上被處決吧。15年來，自己一直在無憂無慮中成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錦衣玉食，身後始終跟著侍女和小姓。



儘管在這個亂世，經常聽說不是這裡打仗，就是那裡死人，但這一切跟自己始終是那麼的遙遠。



駒姬曾經幻想過自己的愛情，一個英武的少年武士，即英俊瀟灑，又溫和儒雅，最好是——只愛護自己一個人——



在聽說秀次公殘暴好色的傳聞之後，她激烈地和父母爭吵，但那又有什麼用呢？



也許——這就是自己的宿命。



駒姬曾經幻想過父母會來搭救自己，但隨著行刑日期的臨近，她的心一點點地絕望下來，昨天，行刑前的最後一晚，妻妾們紛紛給自己的親人寫信交待後事，自己卻不知如何下筆，最後抽泣著剪下一縷秀髮，包在手絹中交給侍女。



作為貴族女性，即使是死囚也會受到優待地，上路之前，不會有任何人來打擾。和所有妻妾一樣，昨晚自己仔細地沐浴了的身體，然後穿上了標誌性的白色喪服，用一根白色髮帶將秀髮束在腦後，露出修長細膩的脖頸——



為了方便受刑，也是為了方便刑後入殮。



作為貴族的女兒，為劊子手提供方便是她們應盡的義務，即使在刑場上，也要顯示出物可挑剔的優雅，讓死亡成為一場華麗的表演。



在單薄的衣料貼到細膩的肌膚上時，自己不禁顫抖了一下，15歲的花季，就要在這代表死亡的白色覆蓋下走向屠場，成為刀下亡魂。



似乎上天的考驗還未結束，今天在上刑車之前，侍女拿出兩根木棍，自己百思不解，經解說立時感到羞憤之極，原來是用來插入自己的後庭與私處，防止刑場失禁出醜之用，本想嚴詞拒絕，但一想到到時候自己也未必控制得住，在侍女的苦苦哀求之下，只得含羞忍辱，在自己清白的處子之軀上插入兩根粗大的異物。



當時心靈和身體上的雙重痛苦幾乎讓自己崩潰，但其它的妻妾說得對，如果連這點痛苦都忍受不了，又如何在刑場上表現得像武士的女兒呢？



牛車顛簸了一下，駒姬從沉思中清醒過來，臉上帶著苦笑，她把右手放在自己的玉頸上，芊長的手指撫摸著同樣光滑細膩的皮膚，感受著自己脈搏的跳動。



再過幾個時辰，自己的頭顱就會從這裡斷開來吧，刀鋒從這裡切入會很痛吧，自己的人頭被斬下以後還會漂亮嗎？



如果父母看見這一幕會傷心嗎？



聽說被斬下的首級還要在木樁上示眾！自己的慘狀將被無數人圍觀——



駒姬不敢再想下去了，她曾經無比地渴望在最後見父母一面，現在卻又害怕這真的發生。



她看著閉目誦經的一之台母女，訝異於她們的寧靜平和了。



她的心中忽然起了一陣嫉妒，自己還是處女呢，而她們兩個，至少已經和男人發生過——那個關係，想到自己就要以這種悲慘的境況墮入黃泉，真是不甘心！



「——那個，一之台殿下，佛真的存在嗎？」



美少婦抬起頭來，仍然淡淡地回答：「佛在人心中。」



「那———我們不是無辜的嗎？為———為什麼會———」



一之台沒有回答，只是悲哀地望了駒姬一眼，彷彿要讓她自己思考一樣，然後繼續誦經。



駒姬嘆了口氣，目光向遠處望去，從懷裡拿出母親的佛珠緊緊地握在手中，似乎這樣會讓自己平靜下來。



京都郊外的刑場設在三條河灘上，這裡早已戒備森嚴，河灘中間被鹿砦圍了一個長寬各7、80步的平地，手持長槍的足輕們密密麻麻圍個水洩不通，在警戒範圍之外，是人山人海的百姓，連不遠處三條河橋上也擠滿了人。



畢竟，一次處斬30多名貴族美女的情景是從未有過的，對一些人來說是慘無人道，對另外一些人來說這血淋淋的場面真是無比刺激，是一種罕見的殘虐美感了。



妻妾們被劊子手一個個從車上趕下來，排成一路魚貫押入刑場。



駒姬和其他的女人們踉蹌著走進鹿砦，迎面是一個中空的圓柱，頂端赫然放置著一個男人的首級！乍眼一看，駒姬差點嚇暈過去。



「夫君！」已有妻妾哭喊出來，然後哭聲漸漸地大起來。



「那個，就是———他嗎？」



想到自己不久之後也要如此這般人頭落地，駒姬的心中一陣顫慄，要讓她像其他妻妾一樣把面前的首級當作自己的夫君，實在是辦不到，畢竟，兩個人連面也沒見過，自己之所以會被處死，也正是受到牽連的緣故，心中有怨憤也是很自然的。



她盡量仔細地打量著秀次的首級，看來劊子手把它洗得很乾淨，挑剔地說，「他」並不難看，臉龐很年輕也很平靜，濃濃的眉毛，眼睛和嘴唇都緊閉著，蒼白的臉上無一絲血色。



不知道為什麼，駒姬的心裡對忽然起了一絲憐憫和嚮往，她向四周望去，自己被黑壓壓的人群包圍著，彷彿能劇舞台上的名角。



自己即將以生命為代價，表演一出淒美的戲劇，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斬首，不是觀眾們希望看到的嗎？



「拜，快拜！」



監斬的刑吏吆喝著，將女人們一個個牽到首級面前，讓她們向自己的丈夫作最後的致意，並有人在一旁收集這些女死囚們的辭世之句。



貴女們大多教育良好，能夠寫出優美的和歌。於是刑場上開始迴盪起女人們哀婉淒怨的吟誦聲。



一之台是秀次的正室，當然也由她最先參拜。她在刑吏的指引下，來到石柱前跪下，俯身大禮拜祭，然後抬起頭來，低聲吟詠道：



「天無常晴，浮生渺渺，如白川之草露，隨風而逝。」



拜祭儀式是按貴婦們的等級進行的，阿宮雖然年紀幼小，但由於是一之台的女兒，公卿的孫女，所以排在了駒姬之前，當然，這也意味著她上斷頭台受刑的次序在前。



阿宮一絲不苟地按照貴女的風度行事，吟誦和歌的儀態和聲音都無可挑剔，行大禮參拜後，抬頭輕唱：



「常言道，人生最悲處，莫過骨肉死別離，而今同赴黃泉路，不勝喜。」



稚嫩的歌聲，卻滲透著揮之不去的悲傷，彷彿訴說著母女二人胸中無盡的幽怨。一之台如古井般的表情終於起了一絲波瀾，眼角出現了晶瑩的淚花。



看著妻妾們一個個參拜吟歌，駒姬如有所悟，人生無常，紅顏調零，死於病榻，與血灑刑場，如櫻花般消逝，難道不是一樣的嗎？



這一刻，美少女忽然感到一種頓悟般的沉靜，父親大人，母親大人，阿駒不會讓你們丟臉的。



駒姬凝視著劊子手寒光閃閃的利刃，吟唱道：



「無罪之身，無辜受斬，前往彼世。彌陀之劍，慈悲為懷，指引往生。此身罪業、深重五障，隨之消解。」



圓潤的嗓音，白衣似雪的丰姿，駒姬的儀態令人驚歎的美，使刑吏也為之動容，想到要把這樣如花似玉的無辜美少女處以殘酷極刑，所有人的心裡幾乎都為之一痛。



圍觀的百姓中，不少婦女紛紛落淚，而人群中也逐漸響起了念佛的聲音，為即將受刑的貴女們祈求冥福。



在圍觀的人群中，有一名來自荷蘭的傳教士，他後來在日記中寫到：「日本大公爵豐臣秀吉是個野蠻殘暴的魔王——想像一下，30多個像安妮博林一樣的公主，被逐一送上斷頭台，即使是亨利八世也下不了手——



她們的修養、氣質無一不能與歐洲上流社會的婦女們比肩，即使在人頭落地時也充分表現出優雅和從容，我承認，我被她們迷住了，願上帝保佑這些可憐的靈魂——」



傳統的日本式斬首，是在刑場中間設一深坑，犯人雙手被綁在背後，臉蒙上一塊布，押至坑沿跪下，將脖子面向深坑伸出，劊子手揮刀，犯人的首級和一腔鮮血都落入坑中。



當然，這些都不是駒姬所知道的。太閣為了讓所有人都看見背叛者的下場，對行刑的方式作了修改。所有的女人被斬首的情景，都會被人們看得一清二楚。



貴女們在烈日下仍然保持著平靜和優雅，39名白衣女子分成5排，在刑場東端跪坐著，面對著刑場中心的斬首木台，斬首木台上立著2名黑衣劊子手，一名主刀，另一名負責輔助。



除此之外，台上還有一個水桶和一尊地藏王菩薩像，以便清洗血跡和犯人最後的祈禱。



平台下則放著幾排長長的木架，離地有一人多高，用來擺放女人們的首級示眾。幾名僧人盤腿坐在斷頭台四周，低聲誦讀著佛經。



由於貴女們的身份，她們沒有被捆綁，大部分人都雙手合十，虔誠地默念著經文。在這種氛圍下，駒姬的心忽然有些緊張。



「砍頭——會不會很痛呢？死了以後，他們會怎樣處理我們的身體？」



她發現斬首台後面放了一排棺木，想到不久之後自己就要永遠地長眠在這些木櫃裡，埋入黃土，她的眼淚撲簌簌地落下來。



「時辰已到！」隨著刑吏的一聲大喝，行刑在下午1時正式開始了，駒姬的心一驚。



首先被處死的是秀次的4個兒子和1個女兒，幾個劊子手凶神惡煞地從幾個母親手中奪走了孩子們，在他們撕心裂肺地哭叫聲中，幾位母親終於把持不住，哭喊起來。



劊子手像宰狗一樣，一手提著小孩，一手在他們的胸部和肋下各刺兩刀，孩子們的哭聲戛然而止，如同垂死的小兔般掙扎了幾下就不動了，劊子手們將他們的屍體隨手扔到了地上，目睹這一幕的幾位母親，幾乎當場就昏了過去。



「夫人們，清醒點，妳們不會等太久的。」負責監斬的刑吏面無表情地說。



接下來開始對妻妾們行刑。毫無疑問，第一個被點名的是一之台，當劊子手來拉她時，美少婦安靜地站起來，跟隨劊子手向斬首台走去，步伐優雅而鎮定。



來到台下，按照傳統，她將腳上的木屐脫下，只穿了一雙白襪走上斬首台的台階，芊巧的玉足走在粗糙的木板上，發出撕拉的響聲。到達位置以後，她優雅地向劊子手欠身施禮。



「給您添麻煩了，還請多多關照。」



在劊子手的示意下，一之台盈盈地在地藏菩薩像前的蒲團上跪下，她從容地用手將束好的髮辮從腦後放到胸前，然後調整了一下姿勢，身體前傾，雙手合十，將一截玉頸盡力伸直，口中繼續念佛。



那一對豐滿的乳房和高聳的臀部，再加上素白色的壽衣，顯出一種邪異的美感。



劊子手慢慢舉起了倭刀，在空中只略微停頓一下，似乎在找合適的角度，然後兇猛地劈了下來，還沒等駒姬反應過來，只聽見像樹枝折斷般的「辟啪」聲，一之台秀美的首級就飛了出去，撲通一聲撞在木板上，然後又彈到台下，骨碌碌地滾出老遠。



斷頸部的血液嗖嗖地向空中噴射著，足有一丈多高，頸部雪白的皮膚迅速退縮到脖子下面，露出嫩黃色的肌肉和慘白的骨茬，過了幾秒，一之台的無頭身體才頹然倒下，臀部向天聳動了幾下安靜下來。



一雙套著白襪的玉足繃得直直地分開，雙手壓在了胸口的部位，使她的上半身顯得聳了起來，不引人注目的是，在她雪白壽衣的股間，一塊淡黃色的濕斑正在擴大，顯然，貴女們預防失禁的措施沒有發揮多大效果。



台下自有兵士拾起掉落的首級向監斬官示意。然後台上的劊子手將美少婦的屍體推下台去，幾名士兵將穿著白壽衣的身體拖到一邊，人頭被迅速地擺在木架上。



一之台的首級已經沒了平日的雍容華美，雪白的臉蛋被鮮血染得分外猙獰，一雙剪水秋瞳暗淡無神地微睜著，秀眉微蹙，紅唇微張，烏黑的長髮浸透了鮮血，一滴滴掉落在地上。



在斬首台上，劊子手罵罵咧咧地賞了助手一耳光，一之台受刑時太配合了，助手忘了抓住她的髮辮，結果讓首級飛到台下，大大地丟了主刀劊子手的臉。



監斬官一點頭，翻開名冊，開始叫下一個犧牲者的名字。



「第二位，龜御前！」



這慘烈的景象讓駒姬顫慄不已。幾名年幼的侍妾更是嚇得痛哭，這哭聲反而讓她的心漸漸安靜下來。



「我是武士的女兒！」



她低下頭，在心中念著佛，把掌心的佛珠捏得更緊了。



劊子手的效率不低，跪坐著的女人們數量迅速地減少了，刑場上不時響起倭刀斬斷首級的「卡嚓」聲和嬌弱的悶哼，鮮血從斬首台上淌到台下，又緩緩地向刑場外流去。



連三條河水都帶上了紅色。受刑女犯們雪白的壽衣更是被染得通紅，整個刑場宛如修羅地獄！



示眾架上的首級一個個多起來，每個首級下都有一個小木牌，寫著女犯的姓氏、出身和等級，她們的表情大多比較平靜，白玉般的臉上或多或少地染著殷紅的血跡，更增添了一種殘酷的美感，她們大多都閉著眼，秀美的眉毛微微皺著，粉嫩的小嘴卻幾乎都是微微張開的，甚至可以看見雪白的皓齒和鮮嫩的香舌，顯然斬首一瞬間的痛苦讓這些優雅的女子們忍受不住，發出了最後的慘吟。



也有個別貴女首級鳳目圓睜，小嘴張得大大地，彷彿是不甘於自己悲慘的命運而無聲地吶喊著，粉嫩的斷頸下無一例外地滴落著馨血，嘀嗒嘀嗒地匯聚在一起，木架下的泥土形成了紅色的泥潭，幾隻蒼蠅嗡嗡地在血面上歡叫著，享用著這難得的盛宴。



在7名貴族少女人頭落地之後，阿宮像她母親一樣被帶上了斬首台，年幼的她還是做不到像母親一樣從容，在上台階的時候，她不小心滑了一下，顯得有點狼狽。



在佛像前跪下的時候又搞錯了位置。大概由於有點疲勞，劊子手在行刑時也出了差錯，一刀沒有斬下阿宮的首級，少女的身體立刻像雷擊般地顫抖起來，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呼，把本來幾乎已經平靜下來的駒姬嚇了一跳。



瀕死的少女掙扎力度異乎尋常地大，眼看助手已經按不住阿宮嬌小的身軀，幸好劊子手反應快，把斬缺了口的廢刀一扔，飛快地接過另一把倭刀完成了行刑。



在屢經折磨之後，阿宮的人頭被擺上示眾架時顯得分外痛苦，嬌俏的眉眼都擠到了一塊。



「第十一位，伊滿御前！」



終於輪到自己了！



駒姬深深吸了一口氣，跟隨劊子手來到斬首台下，這裡，先前被斬貴女們脫下的木屐已經放了一排，她慢慢地彎腰，解下自己的木屐放好，只著白襪，低頭慢慢地登上斬首台。



經過多次沖洗，血水使木質台階變得十分光滑，現在駒姬知道為什麼阿宮會差點摔倒了。



她小心翼翼地行走，白色的襪袋很快被血水浸透，變成一種淡紅色，踩在木板上發出吱吱的聲音，嬌嫩的足底感受到冰涼的紅色液體，令她非常難受，不過她很快就到了台上，讓她鬆了口氣，快要結束了。



望著地藏菩薩的雕像，她想著，在佛陀面前被斬首，應該可以消除我的一切罪孽吧。



姐妹們一個個被牽引到佛陀面前，順從地伸直玉頸，隨著利刃在夏天陽光下白亮的反光，迸發出一陣陣淒艷的紅色，首級如同櫻花般飄落，這個歸宿，大概很久以前就已經注定了吧，自己應該很榮幸成為她們中的一員呢——



「一切都拜託您了，請您多多關照！」



像所有的貴女一樣，東國第一美少女向劊子手深深地鞠了一躬，不待助手的指示，就自覺地跪在了同樣被染得血跡斑斑的蒲團上，雙手合十握住佛珠，面向佛像低下臻首，嬌柔的身軀彎成了一條優美的曲線，助手輕輕地把她束好的髮辮向前拉起，將粉膩的玉頸呈現在劊子手身前。



在劊子手看來，引頸就戮的駒姬無疑是今天斬首台上最美麗的祭品，這位清純如水的貴族少女渾身散發著處女的馨香，完美無缺的身軀既有成熟的魅力，又帶著一絲少女青澀的誘惑，他端詳著駒姬美好的姿容，一時竟忘了動手。



駒姬感覺到髮根一緊，知道自己的秀髮已經被拉起，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像一隻待宰的雞一般準備感受利刃過頸的痛苦。



誰知過了數息，自己的脖子後面只是涼涼的，沒有任何動靜，生怕自己像阿宮一樣受罪，不由得輕輕地呻吟了一聲，喃喃地說：



「那個——大人，請不要讓阿駒受更多的苦好嗎？」



劊子手鬼使神差地回答道：「請放心吧，我的手藝。」



「那麼——請——請您———動手吧，阿駒是武士的女兒，能夠忍受。」



劊子手點點頭，用粗糙的大手把駒姬後頸部的衣領向下捋了捋，好讓她的玉頸更多地露出來。



駒姬嬌嫩的皮膚第一次感受到男子手掌的刺激，起了一層細小的疙瘩，她的臉也微微一紅。



劊子手換了一把雪亮的新倭刀，大喝一聲向下一劈，感到幾乎沒有遇到阻力，只聽見輕微地「嚓」一響，美少女的頭顱已被助手拿到手裡。

駒姬的身體往上一抬，坐了起來，向天空痛快地噴灑著血箭。



駒姬只覺得後頸一麻，然後一陣刺骨的疼痛，她忍不住睜眼張口想要喊叫，卻發現聲音似乎剛出來就堵在了喉嚨裡，接著世界在面前顛倒旋轉起來，然後一絲黑影在視野中出現了，越來越大，



「不要為我悲傷，父親大人，母親大人，天國再見———」這是15歲的駒姬腦海中最後一個念頭。



劊子手將少女的首級舉到自己面前，駒姬清澈的大眼已經慢慢失去了光彩，長長的睫毛漸漸地合上了，如蛋清般光滑的臉上沒有什麼血跡，只是由於迅速失血變得愈加蒼白，少女的調皮的嘴角顫抖著，似乎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來。



最後微微地吐出了小香舌，不動了。



斷頸部的血流已經變成了血滴，剛剛沖洗過的斬首台上又是一片殷紅。



駒姬無頭的屍體無力地向一旁側臥著，兩條修長的玉腿用力地蹬動了幾下，彎成一個柔和的角度，雙手仍然緊緊地握住那串母親的佛珠，雪白的壽衣像其他貴女一樣被染紅了。



劊子手忍不住又看了看少女的股間，果然，一片黃斑又漸漸地顯露出來。



「這些大小姐們，在搞什麼啊！」他搖了搖頭，示意助手叫下面的人帶下一個犧牲者上來。



駒姬的首級加入了姐妹們的隊伍，她蒼白的臉和精緻的五官顯出一種別樣的風姿，隱隱地顯露出一絲解脫的神色，現在，在佛陀面前，一切都平等了。





後記



一、



這天黃昏的時候，一匹快馬從太閣的居城安土方向飛馳過來，騎士看起來像是太閣的旗本武士，他滿頭大汗，連具足都被汗水浸濕了。



還未下馬，他就高喝道「停止行刑！太閣命令！」



監刑官員愕然地望著他，武士覺得自己好像受了蔑視，他跳下馬來，聲音越發不善，「太閣有令，立刻停止行刑，將駒姬小姐送出來！」



圍觀的百姓傳出了一陣沉重的嘆息聲，「你們這些賤民！都不想活了嗎？」武士暴怒地呼喝起來。



一時間人們都沉默了，只有血紅色的三條河水，在夕陽的映射下，發出潺潺的聲音。



二、



史載：



駒姬之父最上義光在駒姬被囚禁後，四處奔走，托人說情想救愛女一命，甚至找上了秀吉最寵愛的、剛為他生下親子的澱姬夫人，終於讓秀吉答應放過駒姬，可惜為時已晚。駒姬被處斬後，最上義光深為悲痛，數日不食不眠；駒姬之母傷痛過度，半月後去世。



豐臣秀次的妻妾子女39人全部被斬首之後，首級示眾三日，不許收屍，她們的屍首以及秀次切腹後被斬下的頭一起被埋在事先河邊挖好的大坑中，埋好後往上立一石塊，上書「惡逆塚」。後被洪水沖毀。



1616年，該處遺跡被人發現，由一名富商出面，將她們和秀次的遺骸收殮建墓，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今天大阪有名的景點：瑞泉寺。



豐臣秀吉處決秀次一門，不但使豐臣家內部元氣大傷，更大大破壞了豐臣家與強力大名與朝廷公卿的關係，成為豐臣家分崩離析的遠因之一。



3年後，秀吉去世，其親子豐臣秀賴繼位，年僅6歲，豐臣家的權力逐漸被以德川家康為首的外地大名掌握。最上義光最終加入了德川陣營。



1615年，德川家康聯合諸侯發動大阪之戰，最終完全消滅了豐臣家，創建了日本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



（正文與後記一屬在歷史基礎上創作的小說，後記二為史實，謹以此紀念被殺害的駒姬和其他的女性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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